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王通化 王社兴

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仿佛在一夜之间，

161个微信工作群冒了

出来

“敬新风，致过往。”
2月初的一天，武警安徽总队政治

工作部组织处干事张明敏在删除“组工
战线”群之前，发了最后一个表情，配上
这 6个字。群成员反响不一，有人留言
点赞，有人陷入思考。

微信工作群建立和解散，似乎都发
生在一夜之间。

淮北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干事刘
瀚林清楚记得，3年前，不同领域的工作
微信群仿佛约好似地，接二连三冒出
来。建立微信工作群没有资格限制，只
要负责具体业务就可建群，不仅总队机
关各处室建，支队机关部门建，就连科
股室也跟着建。

刘瀚林负责组织纪检工作，手机里
不仅有“组工战线”群、“纪检干部交流”
群、各种“通知”群，还有“政工英才”群
等。作为其中一个工作群的群主，刘瀚
林“麾下”有十几位基层干部，在群内有
呼必应。
“微信工作群最大的便利，就是即

时接受通知。”刘瀚林说，过去，通过军
网专用平台收发通知，但大家不可能时
时刻刻守在电脑前，信息传达的时效性
有时会受到影响。随着微信在部队官
兵中的普及率升高，其覆盖面广、时效
性强的优势逐渐显现。
“微信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

式，大家可能半天不打座机电话，但基
本都会翻看微信。”刘瀚林说，“机关处
室上传下达便捷了，基层官兵却疲于应
对各种工作群。”

2018年第一季度，该总队党委在基
层调研，对微信工作群情况进行摸排，
共查出 161个工作类微信群。合肥支队
执勤四大队十五中队指导员朱永刚手
机里有 10 个微信工作群，涉及军事工
作、教育工作、后勤工作。“每个工作群
都不定时地下发工作通知，所发通知涉
及部队管理的不少方面，成为日常工作
不可回避之重。”朱永刚说。

微信工作群来了，谁

的甜蜜谁的烦恼

微信工作群内外，有人甜蜜，有人
烦恼。

对铜陵支队铜陵中队指导员胡文
文来说，苦恼远多于甜蜜。

这天，胡文文正在食堂吃饭，突然
如电击一般扔下筷子，右手取直线进
兜，边掏手机边指纹解锁，拿到面前查
看微信提示。几位排长看得目瞪口呆，
调侃胡文文：“平日里，中队官兵苦练快
速出枪，没想到指导员掏手机也练出速
度了。”

胡文文一脸苦笑，把手机从振动调
成响铃。

不久前，胡文文上教育课，把手机
调成振动放在桌上。下课后，忘记开铃
声就放进裤兜，直到吃午饭时才记起
来。“万万没想到，错过微信群里一条通
知，未能及时回复，受到上级批评。”

胡文文的苦恼也是许许多多基层
主官的苦恼。武警铜陵支队政委张兵
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基层主官吐槽微信
工作群：“‘@所有人+文件提取码’让收
发通知变得便捷的同时，也变得随意，
根本无法实施有效监管。”

刘瀚林对微信工作群又“爱”又
“恨”。刘瀚林在微信群“鼎盛时期”从
基层调整到机关工作，从老干事手中接
过群主之位：“在基层，我们总感觉当群
主挺爽。但自己真的转换了角色，发现
这甜蜜背后也有烦恼。”
“从我做起，少发群通知。”
不到一周，面对上级通过微信工作

群传来的文电通知，刘瀚林除动用群主
“权力”外，别无选择。

“能不发吗？不能不发。”刘瀚林坦
言，上级要求急，一个个打电话根本来
不及，他紧紧握住微信工作群这个利
器，下通知、汇总数据几乎都要“@所有
人”。

微信工作群成为各

级不能承受之重，到了必

须清理的时候了

那天，黄山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丁
夫阳正准备给狙击手钟兴明分析弹着
点偏左的原因，一条“@所有人”的通知
弹了出来。
“11点前上报中队狙击专业人员相

关数据，表格提取码为：××××，收到
请回复。”丁夫阳扫了一眼通知，再看看
屏幕右上角的时间，自己只能在训练场
停留10分钟了。

丁夫阳遇到的情况很普遍。该总
队党委一班人在调研中发现，微信工作
群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工作通知数量加大。“每名主

官日均 15 条！”总队宣传处处长张勇
曾对中队主官微信群日均收到通知数
量做过统计：“个个都是‘加急件’，基
层表格填不完，材料报个不停，不看害
怕贻误工作，看了分散精力，根本无法
专心执勤训练，严重扰乱了基层秩
序。”
——工作通知不分时间段。个别

机关干部不管事项紧要不紧要、基层休
息不休息，三言两语算通知，百八十字
是指示，三五分钟不回复就批评，导致
基层干部手机不敢离身，24小时开机待
命。
——一线调研明显减少。机关要

求基层上报材料的频率和数量增加，
深入一线调研了解的次数明显减少。
淮北支队政委陈跃认为：“微信群在某
些方面推动工作，但也容易导致工作
漂浮、走形式。不少原本应该深入一
线调研的工作，变成动动手指的遥控
指挥。”
——更严重的是有失泄密隐患。

微信工作群越来越多，使用越来越频
繁，这给实施有效监管带来不小难
度。同时，经过较长时期的广泛使用，
不少机关干部误以为，工作群就是上
传下达的正规平台和渠道，渐渐松弛
保密之弦。

种种迹象表明，本为方便的微信工
作群，已成为各级不能承受之重，到了
必须清理的时候了。

今年 2月 2日，该总队党委下发通
知，要求按照《关于清理和规范微信工
作群的意见》，总队机关和所属单位建
立的各类工作性微信群进行集中清理、
一律取消。短短一天时间内，161个微
信工作群宣告解散。
“发现工作群被解散了，我感到手

机都变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丁夫
阳笑着掂了掂手机：“总队的铁腕措施
提气、带劲、给力，像一阵春风吹进心
里。”

“后微信群”时代，考

验真正到来

真正的考验从微信工作群解散开
始。

微信工作群解散当天，刘瀚林走出
会议室，下意识地点开微信，准备传达部
署工作。然而，看着手机屏幕，他突然感
到：“就像手术后麻醉失效，疼痛袭来。”

在微信工作群“一律取消”之后，
“后微信群”时代的新问题新情况考验
着总队党委的智慧与担当，也考验着机
关处室的工作能力。

2月 11 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刘瀚林再次成为“群主”。这天，一个全
新的专属 APP开始入驻该总队全体干
部手机。
“这是总队按照先清后建、先批后

建原则，研发使用的专用通信软件——
‘江淮卫士绿信’。”该总队政治工作部
主任王冲介绍说，“适应时代需求，紧跟
时代步伐，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创新信息
化办公平台。”
“绿信”与微信有何不同？王冲说，

从建群程序到发布信息内容，都与以往
微信工作群有所区别。
——按程序审核备案。总队机关

各处（室）建立工作群须经本部门主要
领导同意，并报总队抓基层领导小组审
批，交各部门职能处备案。各支队级单
位各部门建立工作群须经单位主官同
意，分报上级部门主要领导审批，交相
关部门职能处备案。
——工作群数量总体控制。总队

机关各处（室）、支队级单位各部门只能
在“绿信”中建立 1个工作群，确有特殊
情况需要多建的，应经本单位（部门）主
要领导批准后报总队抓基层领导小组
审批，最多不超过 2个。基层大（中）队

因方便工作联系需要建群的，应由支队
政治机关报支队主官审批，限定 1个。
不得变相建群或在“绿信”客户端之外
建立各种“地下群”，对未经批准擅自建
群、部门内部重复建群的，坚决清理取
缔，并追究建群者责任。
——入群人员审核严格。进群人

员须经本单位领导同意，非该群相关业
务人员不得随意加入，对口业务人员原
则上只能有 1人进群，不在本业务部门
工作的人员要及时督促退群。总队机
关各处（室）、支队级单位各部门应为所
建群指定 1名群管理员，负责该群的日
常维护管理，及时做好群成员加入、移
出等工作。
——发布信息遵守规定。工作群

主要用于业务交流，只允许发布提示
性、告知性信息，严禁利用工作群以“群
消息+文件提取码”形式发布通知类信
息。不能用来替代或者变相替代“一周
工作具体事项”等正式发电。
——加强安全管控。严格落实防

范网络泄密“十条禁令”，不得在群内发
布、谈论涉密敏感信息，一经发现责令
给予批评教育，发生问题甚至造成严重
事故的予以严肃处理。
“绿信”背后，带来的不仅是工作群

数量的变化，同时也悄然改变着机关处
室人员的工作观念和行为习惯。

每次“@大家”发布信息时，刘瀚林
总要先问问其他同事，有没有需要一起
发的事项，尽量减少发布次数，减少对
基层的干扰。半年时间里，各级下发基
层的文电同比减少 49.4%，基层会议同
比压减 51.6%，下基层业务性工作组为
同期的20.8%。

现在，丁夫阳每天上训练场前，习
惯把手机放在办公室，只用对讲机与作
战勤务值班室保持联络。“没有什么比
备战打仗更要紧的事。”丁夫阳站在武
装越野起跑线上，撸起袖子说：“加油，
让我们一起开跑！”

161个“群”解散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吴 敏 特约记者 康智星 蔡啸天

基层热点话题·为基层减负

点击“删除并退出”的那一刻，刘瀚

林心情复杂。

作为某微信工作群的群主，武警安

徽总队淮北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干事

刘瀚林通过微信群给基层发通知，已经

成了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刘瀚林曾经很不习惯。

调到机关之前，刘瀚林是“标兵中

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也是 5个微信

工作群的群成员。为了防止遗漏重要

通知进而影响工作，他从不敢关闭群

消息提醒，手机经常“嗡嗡嗡”振个不

停，甚至三更半夜和节假日都要“收文

办文”。几年下来，他的发际线后移了

许多。

然而，到机关之后，从群成员变成

群主，刘瀚林对微信工作群的感情出现

了变化。面对上级机关微信群配合云

盘提取码的“神助攻”，文电通知和领导

口头要求塞满了他的微信。无力反抗

上面的压力，刘瀚林选择接受规则。

“收到”“明白”“马上落实”……两

年多时间里，这种自己有呼基层必应的

感觉让刘瀚林这个群主越当越有味。

为了使工作群运行有序，他精心

制订了群细则。诸如责令群成员将群

内昵称更改为实名，便于大家交流；收

到通知时，要按照一定格式接龙回复，

便于统计……“这些都是和别的群主

们交流时学来的。”刘瀚林说，“都是为

了方便工作。”

这一切，在今年2月初戛然而止。

彼时新春年味越来越浓，刘瀚林甚

至已经编好了春节期间在各个群里发

的拜年信息，各个工作群里大家相互集

“福”，分享猪年表情包。很少有人想

到，没有一个微信工作群能够跨进己亥

猪年。

农历腊月廿八，武警安徽总队发文

要求解散所有微信工作群。包括刘瀚

林在内的很多机关干部，都感到不同程

度的失落与失重。

退“群”之后连续好几天，刘瀚林

都没睡踏实。“以前在群里就算是不

发通知，分享个鸡汤文也能收获大家

的认可和回应。”刘瀚林开玩笑说，再

也没有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了。“现

在自己在同学群、家庭群分享好文章

或是发句感慨，回复的人寥寥无几。”

离开了群主之位，没有人再去无条件

地认可自己，这种感觉让刘瀚林怅然

若失。

“心理落差倒还不算啥，最麻烦的

是以后通知怎么发、要求怎么传达、落

实情况怎么快速上报。”刘瀚林说，“以

前微信群就像一根攀登绳，虽然爬起来

很累，但手里总有个抓手。”

有段时间，刘瀚林只能先在纸上

把工作梳理清楚，反复思考有没有缺

项漏项，然后再挨个给基层干部打电

话通知。刘瀚林说，以前大家可以把

落实情况在群里“汇报”，现在他必须

去不放心的单位实地看一看。有时

候几个单位走完回到机关，已经夜色

如漆。

和刘瀚林一样感受到这份失落与

失重的群主，在该总队还有160个。对

他们来说，退群之后的考验刚刚开始。

退“群”之后，一个群主的失落与失重
■本报记者 吴 敏 特约记者 康智星 蔡啸天

1953年，军地工作中出现“五多”现

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

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进入

上世纪90年代，“五多”表现为“会议多、

文电多、工作组多、检查评比多、上层活

动多”。后来，又出现“试点多、观摩多、

座谈多、集训多、评比多”等五多“2.0版

本”。今天，“微信工作群多”或许就是

“五多”的新变种之一。

老“五多”未根除，新“五多”又出

现。观其表面原因，是随着时代发展进

步，新载体、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出现并

得到推广应用。比如，在智能手机和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下，微信等实时通信手

段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廉价高效的

优势；现代企业“痕迹管理”把各种工作

成绩转化为指标，使考核标准更客观统

一，评价打分更加方便……

新方法新手段为什么没有增效减负，

却使“五多”愈演愈烈？究其症结，在新的

领域中，法规制度的脚步和依法办事的思

维，没有跟上新生事物的发展步伐。

在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

体》中，地外文明没有通过热兵器毁灭地

球，而是将我们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地

球乃至太阳系无法在低维度的空间中生

存而被毁灭。这一颠覆我们认识的攻击

方式即是“降维打击”。

同一维度下的求减，只是一种外在

的驱散，是“治标”；只有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这一维度进行“降维打击”，深入

转变治军方式，才是真正的“治本”。仅

仅在行政命令的“维度”围剿微信群、“痕

迹主义”等现象，永远也无法赶上更新扩

散的速度，只会使越来越多的“群”和越

来越多的“多”，更加“高效”地消耗基层

官兵的时间和精力。

为基层减负是一场脑子里的革命。

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尊法、普法、用法，

让行为始终运行在法治的维度空间，让

运用法治思维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成

为一种习惯，才能为官兵释放更多的时

间精力，用于抓建落实、思战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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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上图：武警安徽总队一名机关干部正在进行“退

群”操作。

左图：武警安徽总队淮北支队官兵正在进行负重

奔袭训练。为基层官兵减负，就是为他们在训练场上

加油。

蔡啸天、刘仕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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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减负是一场脑子里的革命。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尊法、普法、用法，让行为始终运行在法治的维度空间，让
运用法治思维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成为一种习惯，才能为官兵释放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抓建落实、思战谋战。


